
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將留下一頁空白。

—陳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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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20多年前的尋 找

一、發現徑肚村

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

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

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歷史大

悲劇！

有歷史學者告訴我說，東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廣袤的空曠地，便是

700多年前南宋王朝與元軍最後決戰的古戰場。我想他一定是搞錯了。我

記得“崖山之役”發生在海上，從福建逃來的南宋皇帝，帶著軍民在深

圳的大鵬半島登陸後，因為害怕在陸上遇到追趕的元軍，於是從海上繞道

走，目的地是崖山，根本就沒有去過深圳墟。

而頑固的老頭言之鑿鑿，說是南宋的軍隊大敗之後，小皇帝是由人抱

著沿深圳墟東北的一條小徑逃跑的，倉皇中還把一條護肚的錦帕失落在小

徑上，所以深圳墟東北的那個小村子後來就叫做“徑肚”。

真是這樣的嗎？

打開那本 20世紀 70年代印製的深圳市寶安縣地圖，上面清清楚楚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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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著深圳東部各個村落的名字和位置。

沒錯—徑肚，一個芝麻大的村莊，就貼在蜿蜒的深圳河邊上。而

且，現在從羅湖通往沙頭角的公共汽車有一個站就叫“徑肚”。

見鬼，難道史載的崖山之役都成了空話？

我一定要到那個甚麼徑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條鬼才知道的小徑，看到

底是不是史書出了問題。

於是我帶了地圖，騎上“笨驢”—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寶

貝單車上路了。

這是 20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準確地說是 1985年 11月，深圳四季中

最好的時光。

遠處響著振動地皮的打樁聲。深圳城裡正在轟轟烈烈搞經濟特區的

大建設，國貿大廈正在拔地而起，滿街塵土飛揚。我卻跑到深圳河邊去探

古，似乎有點不合時宜。

腳下是從深圳墟通向沙頭角的一條鵝卵石公路。貼著深港的邊境線蜿

蜒向深圳墟的東面伸去。“笨驢”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東㨪西㨪著，簡直

要把主人“㨪”下來。

在一塊寫著“邊防禁區”的木牌前下了單車，一支木杆攔住了路。路

邊孤零零立著的矮小磚房，想來就是著名的“長嶺邊防哨所”。這裡就是

邊防禁區了。當年這寂寞的邊防哨所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羅湖區行

人如織豪華氣派的“蘭亭豪苑”附近。

哨所裡走出一個端著衝鋒槍的邊防軍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記

者證拿過去端詳一陣，又拿了進屋去，同裡頭一個年紀稍大的軍人商量甚麼。

不久，哨兵揮手，表示我可以進入邊防禁區了。那年頭，一個黨報的

記者是挺吃香的。

於是，我來到一片廣闊的田地，開始打量那塊被史學家稱為“戰場”

的地方。

其實這兒就是香港的山脈和深圳的山脈之間形成的一片開闊地。沒

錯，地勢平坦，三千元軍和他們的馬隊足可以展開慣用的弧形陣勢。

我在四周尋找著，沿著宋軍退敗時可能選擇的路徑。希望在小路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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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點甚麼，比如一片馬甲、一截兵器甚麼的。

深圳河在身邊的蘆葦叢中無聲地流淌，只有隔著鐵絲網，在離我三十

米處豎著英國旗的碉堡上，傳來執槍走動的英國兵沉重的皮鞋聲。

那位英國大兵轉過頭來看了一下，對我做了一個鬼臉—大概值勤的

生活太枯燥了，才又慢慢地走過去⋯⋯

難道 700多年前南宋與元軍的最後決戰，真的就發生在這裡？

我睜大了眼睛注視地面。沒有啊，甚麼戰鬥痕跡也沒有。

奇怪！

我趴在地上打開地圖，手指沿著深圳河邊上一個個地名找：蓮塘村，

有，在梧桐山底下；羅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

照地圖上的方位，在長嶺村邊，蓮塘村偏南，也就是在這條小河靠北

一點的地方，應該就是徑肚村了。

我真糊塗，此刻，它不就應該在我的腳下嗎？

可是，哪兒是徑肚？哪有甚麼徑肚村？我跺跺腳，身邊除了鬆軟的沙

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蘆葦叢和從深圳河上吹過來的風拂動蘆葦的

聲音⋯⋯

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錯了，還是地圖錯了？我開始懷疑頑固老頭的說法了。

我沿著河邊的山地往蘆葦深處走去⋯⋯走近河邊，扒開蘆葦。

啊，那是甚麼？

在長滿野草的一條荒蕪小道邊，地面上有一些灰色的東西，蹲下身去

看時，發現那是一些磚瓦的殘片。

沒錯，這兒的確有一個村落。

接著，我撥開密密的蘆葦，終於看到路邊上幾截殘破的土牆。

對了，徑肚！這裡就是徑肚村！

“喂—有人嗎？”我把雙手做成話筒大聲喊。

四周除了風吹動蘆葦的“沙沙”聲和深圳河在轉彎處沖擊石頭的“嘩

嘩”聲之外，甚麼聲音也沒有。

我明白了：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村子！

我很快想起了半年前在調查深圳（寶安縣）歷史時，翻看的那些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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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灰塵的案卷。當時，我無意中發現了那中間記載著的，深圳河邊上幾

十年前發生的一段歷史—大逃港！

我的心一下子變得沉重起來，我記得 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

《年終彙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

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

難道這蘆葦叢中、這朝霞掩映下的斷壁殘垣，就是當年因為大外逃而

造成的“鬼村”之一？

大逃港啊，幾十年前那段震撼深港的偷渡潮！

甚麼“崖山之役”，甚麼“徑肚錦帕”，在我心中一下都失去了重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綿延三十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中

國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

右、“四清”、“文革”、大饑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

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

逃亡的群眾涉及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 12 個省，62 個市

（縣），實際人數超過了百萬！

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出鞘的邊防軍人，面對的是成百成

“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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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了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

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

顫抖！那是一場保衛共和國的法紀尊嚴與人民群眾掙脫飢餓煎熬，尋找自

由、幸福之間的血火大碰撞啊！

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

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

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歷史大悲劇！

悠悠三十年，誰的是，誰的非？以往的恩恩怨怨已成過去，唯留下而

今的蘆葦一片，朝霞如血，黎明靜悄悄⋯⋯

鐵面無私的歷史啊，你在把矛盾推向極致的同時，已經悄悄安排了下

一段的啟動！不正是那一場場殘酷的碰撞，鮮血的迸發，才促使了中國人

沉思、覺醒、推動了改革開放的車輪前行嗎？

這，便是歷史，永遠藏著謎底的歷史！

冷風陣陣，蘆葦沙沙，深圳河無語西流⋯⋯我默然肅立、低頭，祭奠

那些在這場歷史的陣痛中，獻出了鮮血和生命的農民、軍人、共產黨員、

地主富農、右派分子⋯⋯在這裡，在這片蘆葦中，他們曾一度不分階級、

不分貧賤、不分地域，為了一個共同的追求而親密擁抱⋯⋯

我不覺熱淚盈眶。

無情的深圳河啊，你輕輕流淌，不慮不憂。你還記得三十年前，你身

邊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淚血摻和的辛酸嗎？

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

二、小松樹下的孤墳

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

這樣一個某些人正諱忌、千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

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那是在幾月之前，羅湖區的某家酒店開業。酒店的總經理親自登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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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的單位，要求派記者出席，任務輪到我。

一切都很平常，主人十分熱情，迎賓，嘉賓入座，放爆竹⋯⋯可到了

主人致詞時，情況起了變化。本來還平靜地站在台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

半的歡迎辭之後，突然捧著演講稿號啕大哭。

台下猛然一片寂靜。

這太突然了，主人竟在喜慶開業的典禮上痛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各位嘉賓，”主人稍稍冷靜了一下，嗓音依然帶著哽塞，“請原諒我

的失態。我實在是太難抑制住自己，在今天這個地方⋯⋯”他用腳蹬了蹬

鋪展著紅色地毯的地面。“我的父親⋯⋯二十多年前，”他又重新變得激動

起來，“就是在我現在站著的這個位置⋯⋯”他又哽咽起來，“倒下的⋯⋯”

他擦了擦眼睛，“當時我還小，他揹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上了，一顆子彈

打來⋯⋯”主人抑制不住自己，痛哭失聲。

“我沒有辜負他—”他擦了擦眼淚，鎮定了一下。

“不瞞大家說，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活得有出息。我把酒店

開在了這個地方⋯⋯”

以下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在我對一家港資工廠採訪之後，一位邱姓香港廠主突然把我拉到

一個無人的客廳中：“你是記者嗎？”

我莫名其妙，“當然—當然是。”

“那麼，你有一個記者的良心嗎？”

我又點點頭：“當然，當然有。”依然一片狐疑。

“好了，你是記者，你也有良心，有一段歷史，你應該記錄下來的，

這對我們民族是筆財富。你敢寫嗎？”

他的問話使我為難。那年頭，對於“記錄”是有許多限制的，尤其對

於一位黨報的記者來說。

“請你說說是甚麼？”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他說，“我親身經歷的事。敢寫嗎？”

他上下看了一下我，似乎在掂量我夠不夠分量寫他的故事。

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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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正諱忌、千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

記者證的風險。

“敢啊！”我說，“充其量就是丟了這個飯碗吧！”

“那好。你跟我來吧。”

汽車沿著前面說的那條從深圳通往沙頭角的簡易公路往東走。公路

崎嶇蜿蜒，進入一片大山中。公路下面便是深圳河。我們在一條崎嶇的山

路邊下了車。

“看見了嗎？”他指著深圳河南面說。

一片隨著山勢綿延的英軍鐵絲網。

“不對，你再朝南看，在那片小樹林，對，那株小松樹的底下。”

我看見了，那是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裡是我的哥哥⋯⋯”

頓時，我發現，這位香港人，眼睛裡湧上來一層白花花的淚水。

“20 多年前，我過去了，他沒有過得去。當時，他的腳受傷了。我

小，才幾歲，是有人揹著的，他沒有。我一回頭，看見哥哥倒在河裡了。

唉—”他擦了一下眼睛，“也沒辦法拉他喲⋯⋯”

“其他的就不用說了⋯⋯20年後，我在那邊富了。就又到邊界上來，

站在那邊的鐵絲網下，想看看哥哥過不去的那地方。找不到了⋯⋯找不到

了⋯⋯二十年了，河都拐了彎了。”他搖著頭，哽咽起來，淚流滿面。

“於是我在河那邊對著河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碑。還好，現在它

還在那，看見了嗎？”

我遠遠看去，河對面是一片野草的山墓前是立有一塊碑，留有紅色的

墓字。只是隔得太遠，字看不清。

“記住，這裡叫閘門山。”他說，“願意聽我的故事嗎？”

我們在公路旁的草地上坐了下來。山谷中吹來了涼涼的山風，拂動我

們的頭髮。

迎著山風，我打開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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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風雲 初 變

第一章

風雲 初 變



第一節　淺淺的界河

一、新中國成立初年，中共高層最初的決策

20 世紀 40 年代末，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

營形成，兩大陣營相互敵視，幾無往來。羅湖橋便成了社會主

義陣營極為珍貴的“對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這條“對外走廊”成為毛、周等中共高層領

導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咕、咕⋯⋯”這是海拔 214米的深圳牛屋嶺上。撥開密密的亂枝樹

葉，我看見一塊不到 50平方米的沼澤地。水流，更準確地說是從地下湧

出的泉水，在那兒發出輕微的“咕咕”聲⋯⋯

這便是深圳河—深圳和香港的界河的源頭。

深圳河自梧桐山發源，從東北往西南流入深圳灣，全長 37公里，河

最寬處 75米，最窄處僅為 2米，人一躍就可以跳過去。

1898年，中英談判代表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香港新界“租

借”給英國，以深圳河作為港英方和中方的分界線。

緊靠著深圳河北岸中方的村鎮有沙頭角、羅芳、徑肚、蓮塘、長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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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鎮等。

緊靠著深圳河南岸的是香港的沙頭角、蓮麻坑、新屋嶺、老鼠嶺、粉

嶺等。兩方陸地接界處有開闊的田野和山地。

深港西端的深圳灣是兩地分界。深圳的最東面是南海，兩方的邊界為

大鵬灣的海水。

1949年以前，草深葉密的深圳河邊基本上處於無人管轄的狀態。雖然

在深圳鎮邊有一座羅湖橋，法定上它是香港與內地來往的唯一通道，但兩地

農民一般不走羅湖橋，他們習慣挽著褲腿，牽著牛、揹著犁越過深圳河，想

從哪裡下水就在哪裡下水。沿河兩岸雖然有衛兵巡邏，大都裝作沒看見。

河兩邊的村莊姓氏主要有陳、莊、葉、萬、黃等。沿河兩岸村莊，田

地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說，中方的村莊有田地在港英方；而港英方的村

莊也有田地在中方，因而兩地的農民常要過河到對岸去插田割禾。

有時收工晚了，過境的農民便不再回家，就在對方所屬的河邊搭個茅

草篷過夜。香港一方，有一個小村叫較寮村，據說就是羅芳村的農民為耕

作方便在河對岸建起的。

兩地的人，常是同一個祠堂分出去的，各姓又結親聯姻，常結著親戚。

1949年 10月，由陳賡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佔領了廣州後向南挺

進，直逼深圳。

河南岸緊張起來。解放軍的目標在哪裡？倫敦弄不清底細。於是兩個

精銳師，從南洋群島的叢林調到深港邊境；而一封要求增派軍隊駐守深圳

河防線的請示，也很快呈遞到英國首相的長桌上。

然而，情況突然變化，如滾滾洪流南下的數十萬解放軍，突然停在深

圳北面的布吉一帶不走了。

1949年 7月 1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令葉劍英向兩廣縱隊司令員曾生

傳達命令：為避免引起邊界衝突和國際糾紛，部隊不再往南。

1949年 10月 19日，深圳和平解放。

從此，深圳河北岸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深圳河南岸隸屬於英

國政府下轄的港英政府。

港英一方在河南邊的邊境線上建起了鐵絲網，據守的是精銳的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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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 50年代的羅湖橋頭警備森嚴

廓爾喀雇傭軍；中方也在深圳河邊設立了檢查崗哨，派遣的是在河北組建

的精銳的解放軍公安一○師三○團。

據說公安三○團剛來的時候，河邊巡邏的英兵聽見對岸解放軍操純正

的北方話，以為是中共主力“四野”到河邊上來了，香港報紙也好一陣的報

道，擔心大軍進攻香港，弄得人心惶惶，離港的輪船票曾一度緊張。

依照中英雙方的協定，兩地不再允許自由來往了。但習慣了“大家庭”

生活的兩岸農民，尤其那些會纏著哨兵磨嘴吵架的大嬸大嫂們，是不認甚

麼鐵絲網和衝鋒槍的；而習慣了在田埂上鳥雀似的飛跑的小孩們，也從來

不問腳下踩的是港英的界土還是深圳的界土。

香港報紙登過一張照片：一群深港邊境村落的婦女圍住執槍的英方哨

兵，理論要過河，另一群婦女則趁機把粽子從鐵絲網上拋過去。

一開始，邊境上中方與港英方的關係也還不錯。

從鹽田到蛇口，除了沙頭角的一段山路有港英方用鐵製的英國小旗插在

路上作標誌外，整個深港邊界不設邊界標誌，人員車輛任意出入。由於從沙

頭角到深圳開會要走 70里山路，不方便，中方軍人常把軍帽軍服脫了，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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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搭公共汽車往文錦渡，繞近路進深圳。港英方警察認出，也不加阻攔。

由於深港兩地的農田互為“插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方曾一度允

許給農民辦過界耕作證去港方耕種。並指定了出入路徑：長嶺村的農民通過

一條 10米長的石橋到香港境內的蓮麻坑村耕作；羅芳村的村民通過河邊的

一個檢查哨，到港方的打鼓嶺耕作；黃貝嶺村也有部分田地在打鼓嶺，所以

同羅芳村村民同經河邊缺口出入境耕作；赤尾村有田地在港英方馬草龍、落

馬洲，所以村民經深圳河邊檢查哨，下船出入境耕作；羅湖村有田地分佈在

港英方的羅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經羅湖橋口出入耕作⋯⋯

這，便是羅湖橋。

從民國年間廣九線通車起，由於鐵路經過深圳墟，羅湖橋頭成為大陸

通往香港的最後一站。

橋中間的木板上，用紅漆劃出的一道線便是邊境線，也是社會主義陣

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分界線：紅線的北邊，站著執槍的中國衛兵；紅線的

南邊，站著執槍的大鼻子英國兵。

說起羅湖橋，至少到清代中期，它還只是過河種田的農民用幾株樹搭

起來的“樹橋”。清代後期，村人合資修建了石橋。廣九鐵路修建時，中

英雙方同意，由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設計建造鐵路橋，橋上設立“出

境檢查站”。

當時的出境檢查是怎麼回事呢？

20世紀 50年代香港明信片上呈現出的深港海關，河上搭起的棚下是兩地交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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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北邊的中方有兩排低矮的平房，十分簡陋，以致你可能誤以為是某

個單位的員工宿舍，但那便是代表著堂堂中華民國實施管理出入境事務的

“深圳海關”。

當然，平時出入境的中外公民是不多的。“平房海關”面向著羅湖橋，

平房中有一個窗口，窗口邊貼有一張白紙，白紙上面有人用毛筆工整地寫

了四個字：“出入檢查”。南來北往的旅客，把行李恭恭敬敬放到窗口上，

接受中華民國海關人員檢查。

那年頭，細心的檢查員，會在行李上按一按，用生理感應一下包中的

藏匿；不細心的，看也不看，舉著一個大大的紅印，在你的證件上“啪”

地一聲蓋了，你便可以出境。

相對來說，港英方的檢查要嚴格得多，除了檢查來者的出境證件外，

還要檢查行李的重量、皮箱中有沒有攜帶違禁品。

火車過橋則比較麻煩，雙方的火車頭是不能越過那條紅漆分界線的。

只能開到紅漆線後，一方把火車頭卸下來，對方在另一頭接上一個車頭，

把車拉走。

到了 20世紀 40年代末期，邊境檢查突然放寬了，幾乎不需要證件就

可放人過關，這是因為：在中國大陸一個巨大的政治變化發生了。

1949年，蔣介石被中國共產黨打敗，倉皇退往台灣。出於對新政權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害怕”或者“擔心”，成千上萬的不願在共產社會中生活，又來

不及隨蔣介石逃到台灣去的大陸百姓，潮水般地湧向羅湖橋，企圖避往香港。

如同一夜漲水，1949年的下半年羅湖橋頭突然變得人山人海，擁擠不

堪。據當時香港的報紙記載，最高峰時，每天過境的人數不下十萬。

共產黨政權來得太突然，群眾成千上萬湧來。港英政府手足無措，生

怕香港“漲水”。

怎麼才又“人道”，又不會“水浸”呢？

港英警方臨時訂了個奇怪的“過橋標準”—廣東人可以過，非廣東

人則不可以。

港報這樣描述“奇怪的標準”：“難民”們牽兒帶女、大包小箱地到了

羅湖橋。先檢查車票，看行李，英方海關人員（不一定是英國人）眼睛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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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你的皮膚、長相，判斷一下像不像廣東人。然後問你：“ 邊度？”

（粵語：“去哪裡”）如果你能答得上：“ 烘公。”（“去香港”）那就是廣

東人，讓你過去。要回答不上的，便從隊伍中拉出來，推回到橋那邊去！

我的堂兄陳秉卓，原國民黨的一位軍官，就是這樣被港英方人員從隊

伍中拉出來的。

過橋受限制了，一些非廣東籍的“逃難者”便生出另一些路徑來。

這也許就產生出深圳河上最早的偷渡。

我的那位國民黨少校堂兄對我這樣描述了最早的偷渡：

我不會說廣東話，只好離開橋上的隊伍往深圳鎮裡頭走。那時羅湖橋

邊上的街道兩邊，都搭著一排排的木板房子，說是旅店，專門接納從內地

跑來深圳等候過香港的人。我有個朋友介紹的朋友住在鎮上，他把我領到

一間木板房子裡頭，貼著耳朵告訴我，晚上就在這房子裡坐著等，哪兒都

別去，會有人來找我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逃往香港的人員受到港英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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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後半夜吧，我看看錶，正是三點，聽見有人用兩個手指頭輕輕敲

門。我把門開了一道縫，進來一個三十多歲漁民模樣的人。也不說話—

不過說廣東話我也不會懂的，用兩個手指頭在我眼前㨪了一下，然後伸出

巴掌，意思是要錢。我按朋友的吩咐，在他手心裡按了兩根金條，他就把

手掌朝門外搖了兩下，意思是可以跟他走了。

這簡直就像幹間諜工作的呀。外頭黑黝黝的，甚麼也看不清。我跟著

他，經過了一條好像是鋪著石板的街道，又轉了幾道彎，前面便出現了一

片蘆葦。穿過蘆葦叢，我便聽見水聲，面前是一條河。我想，這大概就是

人家說的深圳河了，好像比現在的河面寬，因為能行船嘛。蘆葦也比現在

多很多，都遮得看不清人。

那人在河邊上輕輕拍了一下手掌，蘆葦裡就慢慢穿出一條船來。

那人在我背上趕緊拍了兩拍，意思是叫我快快上船。我上得船去，還

想回頭說甚麼感激的話，他已經把船一推，小船便朝香港那邊去了。

船一到河中央，撐船的—我這才看清原來是個女人—立起身來告

訴我，說我沒事了，因為水是屬港英地界，共產黨沒法抓你了⋯⋯

我就這樣偷渡到了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年，政府對於羅湖橋如此“放寬”，究竟是

甚麼原因？

這是同當時毛、周對國內形勢的考慮分不開的。

20世紀 40年代末，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兩

大陣營相互敵視，幾無往來。羅湖橋便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極為珍貴的“對

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這條“對外走廊”成為毛、周等中共高層領導人不能不

考慮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大陸財政拮据，糧食、生活物資的供應都趨

緊張。軍政人員數目一度突破了 900萬，政府要養活的從國民黨政府手中

接收過來的舊人員就高達數百萬。另外，一些國民黨軍隊殘餘上山藏匿頑

抗，放火，殺害共產黨幹部，嚴重影響新政權的穩定和國內的治安。




